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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吳敬敬梓梓的的《《詩詩》》教教觀觀與與《《儒儒林林外外史史》》中中的的情情感感場場域域

王冉冉

摘摘要要：：吳敬梓的《詩》教觀強調“聲教”而非“義教”，认为“聲教”能夠以

情感為媒介超越“義教”之局限，使得“義理”不是抽象空洞的形式化之“虛

理”，而是滲透著情感體驗的、具有著感性顯現的“情理”。吳敬梓的《詩》

教觀还促成了《儒林外史》中複雜而微妙、寬廣而深邃的情感場域，貫穿著具

有中和之美的情感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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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 Jingzi’s interpretation of Shijing (The Book of Songs)’s pedagogy 
emphasized Shengjiao (sound-mediated pedagogy) over Yijiao  (doctrine-mediated 
pedagogy). “Sound-mediated pedagogy” transcends limitations of  “doctrine-
mediated pedagogy” by employing emotion as a medium, transforming 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from abstract, formulaic “empty theories” into 
“emotionally infused truths” permeated with lived experience and sensorial 
immediacy. Wu Jingz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pedagogy also shaped 
the complex, subtle, expansive, and profound emotional landscape in The Scholars, 
imbuing the novel with an affective tonality characterized by the harmonious beauty 
of emotional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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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代學術思潮相應，吳敬梓《文木山房詩說》1亦頗為重視考據。第 7則“畫

工圖雷”、第 13則“群妃御見”、第 14則“馬鹿”、第 15則“騶虞”、第 18則“翟茀”、

第 25則“角枕錦衾”、第 31則“《東山》之四章”、第 36則“社”、第 37則“辟雍泮

宮”、第 38則“陽厭”、第 42則“太王剪商”等是專門進行文字訓詁與名物考證的，

至於散見於其他則中的考據性文字亦是不絕如縷。但從整體上來看，吳敬梓的考

1 本文所據《文木山房詩說》採用此書發現者周興陸《吳敬梓〈詩說〉研究》之附錄三《文木山房詩說》

（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據文字多是對明清學者尤其是楊慎、馮複京、汪琬等研究成果的大段引用甚至是

全錄，雖然有時也提出其本人的考據見解，但少有堅實之論。尤其是，吳氏之前

的錢謙益朱彝尊都已指出所謂子貢《詩傳》乃明人豐坊造偽，毛奇齡還著有《詩

傳詩說駁義》五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此書因豐坊偽書“託名于古，乃引

證諸書以糾之。”明人雖曾被所謂子貢《詩傳》矇騙一時，但入清以來，學者們

多不採信，吳敬梓還在《文木山房詩說》第 21則“《雞鳴》與《豐》皆齊詩”中

以此書為自己的觀點張本，其失考之處是很明顯的。

吳敬梓不以考據見長，對《詩經》的一些具體解讀與評價也只能說是見仁見

智的一家之言。但是，即使《文木山房詩說》對於《詩經》學術史來說也許沒有

那麼崇高的地位，它卻是我們理解《儒林外史》思想與藝術的重要文本資料。前

賢時彥對《文木山房詩說》及其與《儒林外史》的內在關聯已作了不少可貴的探

索，本文在此基礎上論述：吳敬梓闡發《詩》之“義理”頗能突破語言與邏輯層面

的局限性，看重情感體驗在《詩》教中的重要作用，其創作思想與其個性化的

《詩》教觀有內在的一致性，使得《儒林外史》致力於對“人生況味”地執著品嘗，

形成了複雜而微妙、寬廣而深邃的情感場域，貫穿著“戚而能諧，婉而多諷”、具

有中和之美的情感基調。

一一、、《《文文木木山山房房詩詩說說》》中中強強調調“聲聲教教”之之實實質質

《詩經》被認為在流傳過程中曾經有過一段合樂的歷史階段，其中，《禮記》

與《呂氏春秋》《詩大序》等還把《詩》之合樂提升到了“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的高度。這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的觀念對後世的影響極大，吳敬梓不僅引

《詩大序》肯定了這種觀念，他甚至在《文木山房詩說》中第 3則“風雅分正變”

中還從不少古籍中找到出處，將音樂在教化中具有的作用進一步神秘化了：

夫黃帝使素女鼓瑟，帝悲不止，乃破其五十弦而為二十五弦。師曠知南風之

不競，螳螂捕蟬，琴有殺聲。山崩鐘應，路逄牛鐸，識其聲為黃鐘。凡此皆有聲

無文，可以占吉凶興亡之理。天下不乏知音之人，必能辨之。

音樂是否真的能夠在教化中具有如此神奇的作用可姑且不論，不過，上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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